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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周以来，四川省内各地普
降大雨，其中以成都、绵阳为最。有
热心网友“呼吁”，要把原来在天府
广场的镇水神兽搬回原位。当然，这
种说法毫无科学依据，不过背后透
露的镇水文化却十分有趣，今天，记
者就结合山东各地出土的各个“镇
水神兽”，说一下“镇水”这种传承千
年的神秘文化。

在济南文庙的铁牛亭里，有一
块不起眼的石头，唤作铁牛山，长
约1.5米、宽约0.6米，略似牛状。别看
它其貌不扬，在古代济南人的心
中，这块石头就是城市守护神。

在中国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
象，自李冰修建都江堰起，在2200年
的治水过程中，不管是浩瀚万里的
长江，还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抑或
是多灾多难的淮河，人们都供奉牛
这种生物作为镇水神兽。

中国人对牛的崇拜，早已有
之。我们的祖先炎帝，传说就是牛
首人身。在周代祭祀的时候，猪牛
羊三牲俱全称之为太牢，为天子
祭祀宗庙时所用，缺少牛牲则称
之为少牢，为诸侯祭祀宗庙时所
用，从这里可以看出牛的突出地
位。春秋各诸侯国更是“无事不杀
牛”，只有会盟的时候，才割牛耳
取血，主持此事的人，被称为“执
牛耳者”。这种对牛的尊崇，后来
反映到了五行学说中，人们认为
牛在五行中属土，按照五行相克
的说法，土能克水，所以，古人才
奉牛为镇水神兽。

最早用牛进行镇水的是李
冰，他在都江堰刻石为牛，随着铸
铁业的发展，到唐朝时，人们开始
铸造铁牛。

那位于文庙的这个铁牛山是
不是唐朝铸造的呢？这一点现在
尚无定论。有专家曾经对铁牛山
的成分进行鉴定，发现里面铁的
纯度高达99 . 9%，以古代人的铸铁
水平，是无法达到这个精度的，所
以有学者怀疑铁牛山其实是一块
陨铁。

不管是陨铁还是人们铸造的，
自铁牛山出现后，它一直镇着大明
湖的湖水。一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
的时候，有人才把铁牛山从大明湖
中捞了出来，原本打算把它炼了，
但是由于太重，先后累倒了不少壮
劳力，才辗转放到了文庙。

除了利用牛作为镇水的神
兽，古代的人们还用铁链镇伏制
造洪水的蛟龙。

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
拜的最大神物，龙的种类很多，蛟
就是龙的一种，传说这种神物性情
极其凶悍，喜欢吞人，危害四方，还
会发动洪水，是一种恶龙、孽龙。

传说在大禹时期，济南就有这
么一条蛟龙，到处兴风作浪，整个
城市都淹没在洪水之中。老百姓全
都在山头上躲避水流侵袭。大禹来
到济南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立马
撸起袖子，纵身跳到水中，与济南
的百姓一起与洪水作斗争。

过了几天，洪水中突然出现
了一只老蛟龙。此龙传说身长百
尺，青躯白额，金目雪牙，摇头晃
尾，直达云霄。

看到蛟龙出现，大禹大吼一
声，手拿铲子跳到了波浪之中，与
老蛟龙开始了生死搏斗，相斗数十
回合，老蛟龙体力不支，往东逃窜，
随之洪水像退潮般哗哗东去。见此
情景，大禹决定不放过老蛟龙，他
奋起神力，连追十余里，在如今的

龙洞山一把抓住了蛟龙，用铁链将
其穿鼻锁颈，填入舜井。并用粗大
的锁链锁住蛟龙，让它永世不得再
乱济南。

锁龙的铁链就是对付蛟龙的
“镇水神器”。这是当时人们根据
五行的学说推算出来的。

按照五行的学说，世间万物
都与五行相对应。其中有鳞的虫
子所对应的是木，蛟龙作为“百鳞
之长”，自然也为木性。按照五行
相克之理，金当克木，所以蛟龙最
害怕的就是金属。在各种金属中，
铁最为常见而易得，所以人们就
在蛟龙附近设置铁锁链，用以震
慑蛟龙、抑制水患。

其实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神
物，既能闹水成灾，同时又能治水。
于是人们就想尽各种方法利用它
治理水患为人类造福。古书上说：

“禹王治水，伏九龙，命各司其事，
洪水息。”这里的龙，就是古时人们
尊崇的另一个镇水神兽蚣蝮。

2013年6月16日，在临清元代
会通河与卫河交界处临清闸雁翅
与裹头的交汇处出土的镇水兽，
长一米一、宽四十六厘米，底座加
兽身高三十六厘米。

该镇水兽匍匐在地，憨态可
掬，身上龙鳞，耳、鼻、尾狮虎像，
两眼炯炯，斜视河水，大有威慑水
怪之意蕴。出土时，保存较为完
好，仅左爪残缺，但爪头清晰可
见。有专家考证，这个镇水兽就是
传说中的蚣蝮。

蚣蝮在中国传统水文化中是
专职镇水的神兽。在龙生九子的多
个版本中，有一种说法龙的第六子
就是蚣蝮，又名吸水兽、吞水兽。蚣
蝮通常匍匐在地，一副无精打采的
样子，但水中妖怪都怕它。据说蚣
蝮曾经用巨大的脚掌，一口气拍死
了九条兴风作浪的恶龙。

在京杭大运河畔，处处都能
见到蚣蝮的身影。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的金口坝，
坝东坝西各有两个蚣蝮，当地人传
说，汛期的时候洪水能漫过大坝，
人如果想过河，就必须借助蚣蝮的
力量。不过，蚣蝮并不是什么人都
送的，要是一些穷凶极恶、忤逆父
母、祸害乡里的坏人，蚣蝮会直接
把他扔到河中间。

再比如京杭大运河东平段的
戴村坝，坝上便刻有蚣蝮、水龙，
在周围居民的眼中，戴村坝也因
此成为保佑群众五谷丰登、祛灾
化邪的“神坝”。每年的正月十五
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传统节
日，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来到戴
村坝，奉上供品，燃香放炮，祈求
风调雨顺。

济南虽不在京杭大运河的流
域内，但是在小清河五柳闸，也存
在蚣蝮的身影。五柳闸的蚣蝮，一
共有两个，身长约1米，高约40厘米，
一公一母。公石兽为昂头状，口大
张着，两眼圆睁；母石兽头伏在底
座上，眼珠突出。石兽雕刻非常精
美，神态逼真，威风凛凛。

纵观各种镇水兽或者镇水神
器，其实质是一种厌胜法，体现了
古时百姓面对自然灾害的一种心
里寄托，无论是牛形还是龙形，不
管是石刻还是铁铸，都不可能对
洪水泛滥起到任何抑制作用。正
如杜甫的《石犀行》中所言，“自古
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只有科学，才是战胜自然灾难的
唯一方法。

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
正》目前正在热映，这部电影改
编自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
张北海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感
到陌生，旅居纽约的他其实在海
外文艺圈颇有声名。

“在旧武侠小说的作者都成
了大师之后，总要有新人抖擞一
下吧？想不到竟是张北海这家
伙！”阿城在读了旅美作家张北
海的武侠长篇《侠隐》后，毫不犹
豫自称“张迷”。陈丹青也说，他是
在张北海的文字里认识纽约的，

“张北海是纽约的蛀虫”。
搜集张北海的著作，发现除

了长篇小说《侠隐》，他写得最多
的是与美国有关的一系列散文
札记，指向的是牛仔裤、摇滚乐、
地下铁等日常话题，却自带一种
自由自在的风度。难怪连台湾著
名诗人郑愁予亦与他成为好友，
还为 他 写诗：“ 山 人 从 北 海
来……著作随缘却无须等身”。

1936年，祖籍山西的张北海
生于北平，那时他还叫张文艺。

《侠隐》中的蓝青峰，正是以张北
海的父亲张子奇为蓝本。张子奇
曾在山西响应辛亥革命，留学日
本，跟冯玉祥的西北军有深厚渊
源，据说，张北海出生时，冯玉祥
就送了一块欧米茄怀表。

不但如此，抗战初期中共曾
在五台设立边区司令部，总部就
设在张子奇家。“边区司令，名将
聂荣臻，就住在我家后院楼上那
间我几个哥哥和姐姐都用过的
睡房。”张北海后来回五台山探
访张家老宅时，发现家门口挂上
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的
牌子。

1948年，张北海一家撤往台
湾。在台湾读中学期间，张北海
散漫、任性的个性开始显露，他
不是个乖学生，屡屡因出格举动

被学校处
罚 ，直 至
被勒令退
学 。父 亲
觉得儿子
过于自由
散漫不是
办 法 ，通
过关系找
到“ 北 平
才 女 ”叶
嘉莹当张
北 海 的

“家教”。从
高二到大
一 ，张 北
海几乎每
个周末都
去叶嘉莹
家 学 习 。

叶嘉莹拿出《四书》给张北海，先
背熟，才解释问题。“有一天我书
背完了，她翻开《红楼梦》，让我念
猜灯谜那段：‘南面而坐，北面而
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她说你
知道为什么贾政特别欣赏这个？
这有帝王之相，你坐北朝南，镜
子照着你，此外，你有没有注意
到贾政对宝玉的态度？你要记
住，中国老派，尤其是贵族世家，
绝不会当着任何人来赞美或责
骂，你要记住这个才晓得你爸爸
为何对你管教这么严。”

从台湾师大毕业后，张北海
教过书，当过兵，上世纪60年代为
了逃避台湾的白色恐怖，去了美
国。他在南加州大学获得比较文
学硕士学位，又读了一段博士课
程后放弃，在加油站打过零工，
还曾经在马戏团找了一份为大
象表演放道具的工作，“要在极
短的时间内将一根长长的工字
钢条放到高高的木台上，稍有疏
忽，大象屁股一吨半的重量砸到
我头上，我就没命了。”

1972年，36岁的张北海在联
合国谋得翻译工作，从此定居纽
约至今。在张北海的著作中，写
得最多的是纽约：《一瓢纽约》《天
空线下》《人在纽约》《美国：八个
故事》……张北海笔下的纽约，

有地铁、牛仔裤、电话簿、犹太圈
饼、硬币、小吧台……那个年代
到美国纽约的华人，都是从张北
海家的客厅，开始认识纽约的。
他的座上宾包括阿城、陈丹青、
张大春、王安忆、李安、张艾嘉、罗
大佑、李宗盛、陈升……

可即便写过了火鸡、咖啡，
张北海最爱的味道还是“乡愁”。

后来，张北海时常回国，现
在大致是两年回一次。他在各处
寻访旧日留痕，比如曾住过三年
的天津英租界，或者山西五台的
老家。在一篇随笔里，他着重记
录了在老家吃到的西红柿酱刀
削面。

1995年，张北海得了一次病，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开始筹划写
小说《侠隐》，6年后，一部极具“北
海”风格的武侠小说出版了，有
人这样评价这部小说：他用文字
描摹了一遍北京的灵魂，事无巨
细。

老北京小说家老舍说过一
段话：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
呀！教作家从何处说起呢？他们
不知道战术和军队的生活，不认
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
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
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
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

那就看看张北海是怎么写
的：“他就这么走。饿了就找个小
馆儿，叫上几十个羊肉饺子，要
不就猪肉包子、韭菜合子。馋了
就再找个地儿来碗豆汁儿、牛骨
髓油茶。碰见路摊儿上有卖脆枣
儿、驴打滚儿、豌豆黄儿、半空儿
的，也买来吃吃。都是几年没见
着的好玩意儿。巴掌大的猪油葱
饼 。李 天 然 吃 得 又 香 又 过
瘾……”张北海笔下的北平，是
游子回归后靠双腿和味蕾重新
亲密起来的故乡。张北海把《侠
隐》中描写的那个时代叫做“金
粉十年”。

有读者看完小说疑惑：这也
算武侠小说？张北海不以为然，

“他所了解的武侠小说，很可能
是古龙，可能是金庸。《侠隐》为什
么要像他们呢？”《侠隐》背景是抗
战前夕，时代变了，枪炮取代了
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义。侠
客不再有，老北京也终将消逝。

旅居海外多年、以写纽约散
文见长的张北海，何以写起童年
记忆里的老北平？自小上的是西
方学校且在联合国担任翻译的
他，何以一出手就是武侠小说？
张北海自言写《侠隐》是为了圆
梦：“我从小就爱看郑证因、白羽
等人的武侠小说，同时因多年就
读外国学校，我有机会接触到西
方类似武侠的著作，如《罗宾汉
传奇》、《私家侦探》和西部电影小
说，以及《蝙蝠侠》、《超人》等连环
图画。所以尽管后来主修文学，
我还是难忘却童年的那份喜
爱。”

在六年的写作中，张北海参
考了上百本有关老北京的中英
文著作，书中对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一街
一门，一草一木，都符合史实。对
此张北海给予了认真回应：“1986
年我曾找到《旧都文物略》影印
版，内含十好几幅珍贵的分区街
道图，可是每张局部地图的比例
不一。于是我回纽约之后，请一
家电脑设计公司为我拼凑成大
幅而完整的北京内城外城总图。
这项高科技作业，花了我1800美
元。该书原价人民币55元。”

创作《侠隐》时，张北海的案
边总放着几本小说，写不出来的
时候就随便翻一翻，有的不是为
了写小说，是让他更熟悉北京
话。除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
再就是《骆驼祥子》《啼笑因缘》，
只为别忘记那个时代。

张北海写“侠”，他本身也是
个“游侠”，游历于东西方之间，在
传统和现代之间从容摆渡。不管
是纽约，还是北京，他乐此不疲
地书写着他所热爱的城市。

蚣蝮在中国传统水文化中是专职镇水的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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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张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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